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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时代电影娱乐价值意义的确认及其尺度
李建强

摘　 要： 电影面世 １００ 多年来， 从未摆脱技术的束缚， 也从未错过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各种发展机

会， 在艺术与技术互惠互利的和睦共处中， 电影的表现手段和方法日渐丰腴多彩， 电影的生命娱乐意义与

价值也籍此得到伸张和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 以 《星球大战》 为发端， 一批所谓的国

际主流大片脱离原先艺术发展的轨道， 热衷以制造视听奇观为能事， 以猎取资本增殖为圭臬， 以形塑新一

代观众口味为导向， 肆意渗入特技手段、 工业编码和暴力元素， 寻求用各种超能力的高概念 ／ 大制作取代

实际生活， 使电影发生了从现实到悬空， 从 “叙事电影” 向 “景观电影” 模式的突变。 资本为了在被诱

导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利润，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惜荼毒人的心性。 可以说， 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联袂

的电影生产已经和正在造成人与自然、 人与艺术、 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 对高科技时代电影娱乐价值意义

的重新确认， 已经义不容辞地被提上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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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下电影所处的时代， 名之曰 “高科技”， 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现代电影工业

制作和生产体系与高科技的发展犬牙交错、 互为表里， 开创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影像创造和创意的

崭新格局。 其实， 当我们回过头去省察， 电影植根于工业化时代， 一部电影史， 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带

动电影艺术进步的历史， 就是艺术和科技嫁接交互的历史。 科技对于电影的重要作用勿庸置疑。 影像

艺术形态的每一步发展， 特别是它所呈现的虚幻时空， 超常角色、 神魔鬼怪、 奇特造型等等， 从一开

始就根植于科技强有力的支撑。 乃至本雅明提出， 与精神革新相比， 首先应该提倡技术上的革新， 因

为只有实现了技术上的革新， 才可能有精神创新。 他进而号召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自己所处的生产条件， 认识到生产技术对艺术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 自觉地更新和改造艺术生产工

具， 通过它们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１］ 卡尔维诺则要强调， 技艺是你能在世界上存在的最重要的东西。

面世 １００ 多年来， 电影从未摆脱技术的束缚， 也从未错过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 电影的历

史也即与科学技术媾和联姻、 携手共进的历史。 大体说来， 电影从发轫至风靡数十年， 艺术与技术青

梅竹马、 两小无猜， 相敬如宾， 在互惠互利、 携子之手的和睦共处中， 电影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方法日

渐丰腴多彩， 推助 “第七艺术” 后来居上， 以百变丰盈的姿态， 给身处变动不羁、 焦虑躁动的人们带

来诸多精神抚慰和生活梦幻， 电影的生命娱乐意义与价值也籍此得到伸张和确认， 并为世所公认与

体察。

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 《星球大战》 发其端，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国际主流大片

脱离原先艺术发展的轨道， 热衷以制造视听奇观为能事， 以猎取资本增殖为圭臬， 以形塑新一代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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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为导向， 肆意渗入特技手段、 工业编码和暴力元素， 寻求用各种超能力的高概念 ／ 大制作取代实际

生活， 用更多感官刺激挑战叙事情理， 使电影发生了从现实到悬置、 从 “叙事电影” 向 “景观电影”

模式的突变。 从此， 高科技大片高举高打， 日渐占据银幕主导位置。 在这些电影里， 玄幻奇观无所不

在， 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超级英雄无所不能， 生命的切身体验开始让位于视觉感官， 肉体的刺激享受

登堂入室替代了精神愉悦。 由是， 电影的形式日渐铺张扬厉， 电影的内容日趋怪诞和空泛， 电影的观

众则日见低龄化和对象化。 更可怕的是， 好莱坞大片作为一种 “文化激素” 和价值示范， 挟裹美国的

政治、 经济、 军事、 金融、 媒介霸权和软实力风靡全球， 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仿效的对象和摹本。 世界

电影格局为之生变， 优孟衣冠纷至沓来， 神魔鬼怪接踵而至， 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深为其忧， 部分发展

中国家尤受其扰。 好莱坞成为当代电影高峰的代名词， 也成为国家 “软实力” 竞争角力的前哨与阵地。

应该承认， 中国在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路途中， 也未能完全规避这种路径 “依赖” 和 “锁

定”。 一些电影人受其所诱， 自觉或不自觉地跟从依傍， 心甘情愿地为之张目， 渐致模糊和失去对自己

的身份认同。 记得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好莱坞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来中国， 看过 《捉妖记》 《美人鱼》 《寻

龙诀》 等一批中国热门电影后， 麦基直言不讳地指出， 中国影坛存在着当代现实题材少、 故事复杂却

不深刻、 异想天开地逃避现实等弊病。 他直言： “中国电影是好莱坞的二流模仿者”， 为什么要玩那么

多技艺？ 为什么不多做些现实题材？［２］问题直截了当、 尖锐到位， 完全超出了陪同人员的预料。 连一个

美国电影人都看出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加以搪塞和隐瞒。

二

笔者这样说， 并非要完全否定好莱坞高概念科幻大片的影像创意和创造价值。 正如英国著名历史

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的： “在增进科学知识， 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 人的智力似乎没有

任何限制。 科学技术的未来，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 充分估价

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 ［３］科学上的突破总是同步地带来工业技术上的发展， 并渐次覆盖到人类

生活的各个层面。 具体到电影， 我们无法遏制电影科技的发展， 也无法阻挡影像艺术的进步， 就像我

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进化发展一样。 毫无疑义， 电影嫁接高科技概念和最新技术成果， 既维系了传统

影像作品的形式基因， 又理所当然地带来了新生的影像介质， 并以新的影像仪态挑战电影原先的生产

程序和制作模式， 体现了新世纪影像艺术的美学内涵和架构， 丰富了电影语言的方式和手段， 使电影

更出彩、 更好看、 更富有表现力。 同时， 审美视野的变化和审美经验的更新， 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艺术内容的扩张， 使得电影的疆域在有形、 无形中得到极大延伸， 开拓出森罗万象的艺术新天地， 缔

造出波澜壮阔的文化新景观。 新一代观众群的形成和汇聚， 其实是电影艺术更新换代的随行物， 是带

有某种必然性的。 但不容回避的是， 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 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从来都是 “双刃剑”，

一旦脱离艺术的制约和规范， 电影 “高概念” 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 并凭借科技强大的冲击

力和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双重红利， 跑马圈地， 攻城略池， 直抵电影艺术的要津命门， 颠覆传统艺术

的精髓蕴藉。 我们看到， 从 《星球大战》， 到 《黑客帝国》 《Ｖ 字仇杀队》， 再到 《变形金刚》 《星际穿

越》， 技艺日新月异， 改弦更张； 世界弱肉强食， 暴行肆虐； 英雄不食烟火， 超人酷炫———千奇百怪的

景观、 无厘头的预设、 神与怪的博杀牢牢盘据银幕 “头条”， 人类生活所必需面对的实际问题却退居其

次， 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呈若有若无， 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视觉和奇观的极端。 环顾电影新近 ４０ 年的

经历， 高概念大片如入无人之境， 高歌猛进， 野蛮扩张， 成为全球化时代一道难以抗拒的社会景观。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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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其形成了某种文化寡头垄断， 恐怕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 电影应该出新， 可以造梦， 长于夸饰， 没有定式， 但对生命娱乐意义的体验一旦让位于单纯

的视觉感官享受， 并且不断冲刷底线， 走向极端， 它的负作用负能量也就难以回避， 就如同打开了潘

多拉的匣子， 释放出人世间的各种不端和邪恶： 超级英雄逞性妄为， 妖魔人渣法力无边， 物欲肉欲无

所节制， 人欲情欲冲塞弥满， 恶化了正常的艺术生产环境， 扰乱了人类健康的精神成长需求。 不是吗，

在高科技的遮蔽下， 低俗、 恶俗司空见惯， 暴戾、 凶蛮大行其道， 怪诞、 诡异屡见不鲜———资本为了在

被诱导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利润， 无所不用其极， 金钱本位全然替代艺术本位， 工具理性完全超越价

值理性， 甚至不惜荼毒善良人们的心性， 吞噬千禧一代主体观众的灵魂 （美国儿科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显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上映的 １０ 部好莱坞超级英雄影片中， 正派角色平均每小时有 ２３ 场暴力戏， 反

派角色每小时则有 １８ 场暴力戏， 男性角色的暴力戏是女性角色的 ５ 倍， 对成长中的青少年造成极大负

面影响）。［４］这种影响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通约、 一种时尚。 就以国内上映的 《毒液》 为例， 观众

趋之若鹜， 票房一路狂飙， 单日票房破 ３ 亿， 连续登顶票房冠军， 但就其本身内容看， 不过是故弄玄

虚、 人兽纠合的老套而已， 血腥、 暴力、 重口味则借尸还魂、 变本加厉。 可以说， 技术主义和消费主

义联袂的电影生产已经和正在造成人与自然、 人与艺术、 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 许多年来， 国际国内

不断有艺术家慷慨陈词， 呼唤批判好莱坞， 抵制好莱坞， 道理正在于此。

三

人类的艺术生产活动必须遵循精神生产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 超越资本编织的电影观念， “重新

对人类生命中娱乐的意义与价值， 对电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对艺术和社会整体精神文明

的关系进行确认， 也已成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绕不开的重大命题。” ［５］

笔者以为， 这里有两个尺度必须得到重视：

一是， 从作品的文化逻辑说， 怎样摆正科技与价值的位置。 如前说， 一部优秀的影像作品， 最引人

入胜和打动人心的常常并不是技术做的多玄妙、 场面有多壮观、 特效有多神奇， 更多的是由于跌宕起

伏的剧情、 以情感人的故事内核、 鲜活可爱的人物形象， 以及人性内在精神的深刻阐发， 只有这些核

心元素、 基本语言才是真正支撑起电影艺术的根本条件。 无论是传统叙事作品， 还是高概念大制作，

都是通过视听语言来讲述故事、 传达情感的。 好的创意、 好的故事、 好的形象在根本上决定了影像作

品的精彩程度。 换句话说， 电影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为内容服务的， 故事、 人物、 情感才是作品的灵魂，

技术、 手段的使用只是为了更完美、 更贴切、 更有力地体现作品的主旨内容。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话来说就是：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脱离了故事的技艺， 难免无所依傍； 过度的技术包

装， 常常会损伤人文内核。 因为电影毕竟是一种讲究创意、 承载思想、 抚慰人生的艺术， 技术手段尽

管能增光添彩， 但代替不了故事的叙述、 人性的张扬和人文的渗透。 因此， 摆正技术与内容的位置，

调节科技手段与人文创意精神的关系， 将技术与艺术紧密结合， 让技艺手段自觉为内容服务， 是电影

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如果忽视了对 “基本问题” 的

关注， 往往只能成为工匠式的专才， 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只能停留在某些技术的层面。 这位大科学家

晚年一直有两大担忧： 一是资本主义的无节制发展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阻碍， 二是科技的无序发展

可能对人类生存带来的灾难。 他为此强调， “一切宗教、 艺术和科学都是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 其目的

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 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 并把个人引向自由”，［６］ “如果没有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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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精神作依托， 所有的手段都只不过是迟钝的工具……在涉及人性问题时， 我们应该保持谨慎

态度， 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 ［６］［１０６］显然， 爱因斯坦的忧虑和思考对于今天同样具有警示意

义。 电影艺术与电影科技的联姻， 是电影有生以来的元命题， 是电影的宿命， 也是电影赖以立身定命

的根据。 它们的关联是自然生成的， 它们的秩序和规约也是与生俱来的： 当电影驾驭科技时， 可以使

影像如虎添翼、 神采熠熠； 当科技凌驾于电影之上时， 影像就可能丢失命门而趋向于衰亡。 位置不能

颠倒， 逻辑需要自洽。 必须明了的是， 高概念 ／ 大制作跨世纪的风行走俏， 并未根本改变电影的本质功

能， 完美拉升影像艺术的内涵品格， 因此， 不过是、 也只能是特定阶段的一种替补性的应对， 一种偶

然性的选项。

一个信手拈来的例证是亚洲一些邻国的电影。 先说长期被我们轻看的印度电影， 完全走的是一条

与好莱坞背道而驰的路线， 就是和中国大部分影片相比， 它们的科技含量也要逊色不少。 但由于坚持

用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讲述印度故事， 主题深刻， 选材多样， 直面生活， 情趣盎然， 表

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的灵活性， 一些中小成本电影常常稳扎稳打、 以小博大， 在国际影坛上崭露

头角。 近年在中国上映的 《摔跤吧， 爸爸》 《起跑线》 《鬲鬲老师》 《老爸 １０２ 岁》 《护垫侠》 等， 无不

获得强烈反响， 在票房、 口碑以及文化影响力上全面刷新， 一点也不输给偌许竭力仿制好莱坞的中国

电影。 科技的 “短板” 不仅没有妨碍这些印度电影艺术功能的阐发， 反而因为删繁就简、 朴实无华，

专注思想情感价值的开发， 而将影像的各种可能性发挥到极致。 由此可见， 从作品的文化逻辑上说，

有一些艺术观念需要澄清， 有一些认识盲点需要校正， 并非迎合 “国际电影潮流” 才有出路， 只有适

合自己的表达才是最好、 最有力量的选择。 伊朗、 日本和韩国的电影也都提供了这样具有说服力的确

证。 伊朗电影的淳朴厚实， 日本电影的东方韵味， 韩国电影的现实干预， 弦歌不绝、 久久为功， 数十

年如一日， 不改初衷， 各自形成了具有民族化特征的电影序列和核心竞争力。 老杜诗云： “颠狂杨柳随

风舞， 无情挑花逐水流”。 说的是 “杨柳” 和 “桃花”， 对自身的岁月印迹无动于衷， 满足于乘风乱

舞， 随波逐流， 它们是永远也领略不到春暖花开之盛景的。 笔者籍此强调的是， 自然界和艺术界的生

存规律常常是相通的， 杜甫的倾情抒发本身就是人格化的， 泾渭不分地盲从好莱坞， 趁波逐浪地追踪

高科技， 很可能遮蔽我们的精神视野， 撼动我们的艺术根基， 使我们远离， 而不是切近电影艺术的本

质。 近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波折、 反复多少都与此相关， 揠苗助长， 事与愿违， 欲速不

达。 恰如已故著名华人科学家张首晟所说： 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的伟大， 乃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

的界限在哪里。 尤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 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发展，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入地介入电影的创作和制作 （网络化、 数字化的走势不可逆转）， 在此新

的情势下， 我们一定要对科技和艺术的文化逻辑始终保持清醒意识， 对艺术人文情怀的力量维系足够

的战略定力。 这不仅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也是影像艺术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是， 从艺术家内心说， 怎样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 近年来， 中国电影在各级政府、 社会和业界的

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 电影生产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三， 电影市场容量跃居世界第二， 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 电影的主流和自主意识已经成为稳定的价

值系统， 其实这个价值系统还没有成为业界全体成员内心自觉认同的价值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 影视艺术领域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碰到了许多新问题。 一方面， 思潮

涌动、 价值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 在产业化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对电影资本增值和票房利润的过度关注， 导致了影像文化艺术属性的大面积散失。 特别是在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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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强国的进发中， 我们对于好莱坞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认知时常失之偏颇， 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 众所

周知， 艺术的进步并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模式与方法， 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成功套路也已不再是什么隐私

秘诀， 但我们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还是摇移不定， 甚至神情恍惚、 走火入魔， 不是在观念上奉若神明、

亦步亦趋， 就是在制作上曹随萧规、 因循守成， 加之商业上锱铢必较、 唯利是图， 常常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 走向比 “好莱坞” 更 “好莱坞” 的歧路。 从近年生产的一些作品看， 盲目仿效、 甘遂人后的多

了， 发乎情意、 本乎地道的少了； 摆弄技术技艺的多了， 重视思想承载的少了； 高概念、 大制作的多

了， 有温度、 接地气、 走心动情的少了。 我们有些电影人太实惠太追逐功利了， 眼睛只盯着市场和票

房， 一旦某个样式、 类型、 获得成功， 便一拥而上， 大量繁殖复制， 直至耗尽它们全部的生命力 （号

称花费了 ７􀆰 ５ 亿元人民币的 《阿修罗》， 始则高调亮相， 放言赶超好莱坞， 以营收 ３０ 亿元人民币为标

的， 最终全线撤档、 暗淡收场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人制作的影片， 如果不能表现中国人的生

存智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行为逻辑， 以及中国人对于现实和未来世界的深沉思考， 就很

难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在这个过程中， 金钱崇拜自然罪责难逃， 价值游弋也难辞其咎。 如果说前者

是外因， 是缘由； 那么后者就是内因， 是本源。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主体的迷茫和焦虑导致客体

的异化和走样。 这虽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更多地属于消费主义时代的全球通病， 但在强调文化自

信， 在亟待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好中国形象、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当口， 这种现象还是非常值得

警惕的。 说到底， 无论是游离艺术本心， 还是放逐娱乐价值， 体现的都不是文化自信， 都不是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大义。 不断膨胀的物质主义正把我们引入高度异化的时空结构之中， 金钱拜物教也好，

票房决定论也罢， 并非只是市场逼迫的结果， 也是一种精神向度的自我选择。

应该承认， 当下的中国电影既面临极大机遇， 也面对严峻挑战。 从宏观上说， 文化发展空间还多有

不足， 体制制度环境还有待完善； 从微观上说， 艺术的潜质有待开掘， 市场的能量尚待释放。 在这样

一个转型发展时期， 市场、 票房、 利润三箭齐发， 区域的、 集团的、 个人的利益相互交织， 我们的价

值判断遭遇到了空前复杂的环境， 可以和可能诱惑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但作为艺术家本身， 是否

同样也有一个坚守精神价值、 保持内心稳定的问题。 傅雷先生曾强调： 艺术的力量， 一定是从心灵的

纯洁来的， 是艺术家世界观、 文化学养、 艺术思想、 性格特质、 塑造能力的一种投射。［７］ 按照他的理

解， 有什么样的心理底色， 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呈现； 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 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品貌。

“社会把特征印在艺术家身上， 艺术家把特征印在作品上。” ［８］在技术主义、 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境氛

围中， 我们不仅要接受生活给与的馈赠， 更要守住精神灵魂的疆域， 洞悉社会人生的本相。 作为 “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 的作家、 艺术家， 还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推进技术工具和人文理性的协调发展， 维

系健康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艺术生态系统的责任。 那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渊薮， 也是我们存身立命的

根基。 为什么好莱坞能够振臂一呼、 统领世界， 高概念可以越厨代庖、 畅行无阻， 不就是因为我们的

基本价值发生了动摇， 我们的内心出现了焦躁吗？ 反过来， 为什么印度电影、 伊朗电影、 日本电影可

以不为 “好莱坞” 所动， 不被 “高科技” 牵制； 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的精神根底， 顽强地体认本国的影

像特色， 不就是因为尊重自己的历史、 维系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 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抱有足够的自信

吗？ 实际上， 只要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就会发现， 人类自有文字创造的几千年来， 希冀在艺术

镜像中观照和展现自己精神力量的夙愿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社会和物质形态瞬息万变， 精神和艺术

价值亘古不移。 更进一步说， 人类之所以得以从自然界、 生物界脱颖而出， 依据的不正是这种须臾不

可或缺的精、 气、 神吗？ 正如美国著名杂志编辑威廉·德莱塞维茨不久前在斯坦福大学的开学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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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 在艺术生产中， 比想象力、 创造力更难更重要的， 是按自己的价值观行动的勇气， 是守成人

文理想的硬度和韧性。［９］在商业大潮、 物质主义、 技术至上、 炫耀性消费、 娱乐至死等现代社会思潮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用各种乔装打扮浸润、 干预我们生活的当下， 如何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 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而又现实地摆在各位艺术家面前。 我们唯有气场恒定、 心无旁骛， 任尔东南西北

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 如爱因斯坦所期待的那样， 将 “实现这一目标的渴望有力地存于我们的内

心”，［６］（１９）才有守正胜算， 才不至于在高科技至尊的电影新时代迷茫失范、 狼狈地败下阵来！

四、 结 　 　 语

总之， 坚守电影的艺术本性， 强调电影艺术家的心灵存放， 直面创作者精神宣示的价值维度， 在人

心与物化的世界间搭起桥梁， 应该成为高科技时代确认电影娱乐价值意义的出发点。 从此出发， 技术

和工具的张扬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影像的创意和创造也才有了本质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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